
2022年11月20，台北，黎国泳参与支持陈时中的“疼惜台北为爱而走”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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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方选举︰移台港人会如何抉择？颜色优先还是民生优先？

“不要将香港选举政治简单化带来台湾，因为台湾不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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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移民署数据，2017年至2022年9月，一共有7032名港人取得定居证。


港人取得定居证后，只要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取得台湾身分证，在投票日之前年满20岁，并在户籍地居住

达4个月以上，没有受监护宣告就有选举权。此外，年满18岁，在国内居住达6个月以上，也可参加公投。

不过，国籍法限制新住民在投票权外的政治权利，新住民在台湾未住满10年，不得担任总统、副总统、立

法委员等部分重要公职。

然而，陆委会、移民署及户政部户口调查科，均未能向端传媒提供在台设户籍并年满20岁的港人统计数

字。

台湾2022年九合一选举在11月26日举行。香港与台湾选举的文化与制度截然不同，移居台湾的香港人，

从前隔岸观察台湾生活与政治，现在走进全新的环境选择未来，他们会如何投下现在或未来的一票？ 以下

是四位受访者自述，由端传媒整理。

2022年10月9日，桃园，双十节期间，公园内挂上一些气球。摄：陈焯𪸩/端传媒

颜色优先还是民生优先？ 
 April， 36岁，2016年定居台湾 




我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但在台湾投票，既矛盾，又痛苦。 


2004年，我来台湾读大学，主修广告。当时台湾社会政治气氛很热烈，我会紧贴选情发展，但我没有选

票，所以只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意见。传播相关学系的同温层，和我自己，都是绿营支持者。

4年后我毕业了，为了家人、薪酬和发展机会，我回港从事广告工作。印象中，当时香港社会相对稳定。后

来，香港有政改讨论，也有学民思潮等组织成立，我也有参与反国教和雨伞等社会运动。作为公民，我每

次一定会到票站投票。2016年，雨伞运动学生领袖、时任众志成员罗冠聪参加由民主派举办的港岛东立法

会选举补选初选，投票结束后，我更与街坊结伴自发到票站监票。

当时的我，为着工作与家人，犹豫是否来台定居。那时，我感觉台湾的政治还是离我很远，我只有一个简

单的想法——绿色一定要赢。唯有反中民进党做到执政党，和中共保持一定距离，已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2016年底、2017年初，我到了适婚年龄。从求学时期，我就认识我的台湾男朋友，即现任丈夫，为了婚

姻，我移居台湾，以依亲移民方式拿到身分证。

两年多后，香港发生反修例运动，但那时我怀孕了，没有回港，只隔着电视屏幕看直播。 当时我在一间国

际化品牌公司任职秘书，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打电话订购一些抗争物资转送回港，站在身旁的台湾同事听

到后大惑不解，了解事件后也不会特别关心，反应冷淡。我曾以为很多台湾人会关心香港的情况，但其实

很多人都“who fucking cares”。

反修例运动翌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民进党表现得很支持香港，他们经常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每

次听到这句口号，我都会受触动。我更加留意选情，投票意欲亦更大，觉得这一票好像为香港做点事。

激情过后，民进党上任快四年，一个执政党执政久了，推行改革与推动政策的步伐都会放慢，没有在野党

那种进步空间。相较之下，例如在野的台北市长民众党柯文哲，虽然我对他是否亲中的政治立场很有保

留，但他的行动力会比其他县市高很多，台北街市和幼稚园都有更新。

除考虑政党立场，在台湾投票比在香港投票要做更多“功课”，但很多时也徒劳无功。2021年年底公投，有

四个重要的议题，包括“重启核四”、“反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珍爱桃园藻礁”。每个议题需要知道

的资讯很多，但我消化不了。政党发放的研究和资讯，只会找来学者及媒体去支持他们的立场。



2020年1月8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桃园造势晚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曾质疑为何要全数同意，或者全数不同意，但走进投票站，最后还是按着

民进党“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的口号投票。我当时都有生自己闷气，

怪责自己“唔识就唔好投（不了解就不应投票）”。

对于台湾大政治，现在我没有很大期望。我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分别两岁半和半岁，我的生活重点是家庭和

小孩，所以更加关心政治人物提出的教育政策，或者学校、公园等设施的相关政纲。 当然，立场是否亲中

也是关键。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自相矛盾。即使蓝营的政策比较好，我也不会投票给国民党，你明白吗？我只可以“催

眠”自己，要专心看绿营候选人的政纲，如果他也有相应政策，就尚算不错，可以投票给他吧。

实际生活中，我也面对这些矛盾。这些年住在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虽然是国民党， 但他做得不俗，特别是

育儿政策，不论是金钱上的补助、设施如托育中心、公园等，真的有落实执行，会比较感受到他的行动

力。

我刚把户籍从新北市迁到桃园市，所以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我会在桃园投票。我即将迁往新市镇，那里

有很多楼房正在兴建或已落成 将会有不少人搬进去 但是桃园市市长 民进党郑文灿规划的学校学位是



有很多楼房正在兴建或已落成，将会有不少人搬进去，但是桃园市市长、民进党郑文灿规划的学校学位是

不足够。该区只有两间小学，虽然开始建校了，但新校规划每个班级只有四班，学额远远追不上即将入学

的学生数目。他们规划这件事是否有点无头无脑？比起政治立场，这些事真的“烧到”自己的生活。

我更换户籍后，会投票给民进党的候选人，但如果这次我还在新北市投票，.我可能真的会因为工作表现而

投票给侯友宜。但如果总统大选就一定不会投给国民党，等等，我先想想......如果九合一（他胜出）岂不

是推他做总统......我还是不会投票给侯友宜，还是选择颜色好了。你看，我一秒就后悔。

台湾人对于投票给国民党或民进党，或会考虑很多因素，但我是香港人这个身分，以及2019年经历的事，

都让我会“颜色优先”。打个比喻，国民党等于民建联，我怎样也不会投票给民建联。

民主是要珍惜的，但正正因为这种颜色与立场，只能“昧着住良心”，因为根本没有选择。 


对于未来，我最担心的还是打仗。
国民党有句口号是“票投民进党，孩子

上战场”。我有时都担心子女要上战场，但无论票投哪一方，也是殊途同

归。投给民进党会打仗，投给国民党会亲中，说到底是没有选择，好像避无

可避。

有时候也想不懂，明明已身在民主的土地上，投票都好像很痛苦。 




2022年10月7日，台北，一名男子在快餐店用餐，玻璃反射出选举海报。摄：陈焯𪸩/端传媒

观察中，不投票？ 
 Nathan，40岁，2022年6月定居台湾 


在香港，我从不走进票站，但取得台湾身分证后的第一票，投票意欲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年。 


2003年，我会考成绩欠佳，无法在港升学，便到中国大陆的大学读法律，一读便六年。那时身边有不少官

二代，也有到中国学华语的外国人。中国宪法科，我修了三年，须多次重读——那些宪法理念我根本看不

懂。

读书时，我也读到一些关于香港的政治。香港政治是一个舞台，政治人物都是演员，例如有议员在立法会

“扔蕉”，让会议无法顺利进行。另外我也很疑惑，为何立法会“流会”（会议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就是

胜利？到底政策有没有推行？社会问题有没有解决？

毕业后我就回港，做过好几份工作，亦曾短暂于香港人教育专业协会（教协）任职，当时香港民主党创党

元老、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时任主席司徒华老先生还在世。他们曾问我会否想参

与举办六四晚会，但我拒绝了，因为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婚后，我的家庭年收约百万港元（新台币约三百多万元），岁月静好。直至2019年初，公司的香港创办人

因病退出，业务由大陆公司接管，我经历了中港两个办公室“政权”转换，同年反修例运动爆发，社会政治

上中港关系也出现突变。

社会运动接近尾声、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和妻子、岳父岳母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岳父都是“黄”的（支

持反修例运动的），他担心未来台湾政府会视香港人为大陆人，拒绝港人移民，建议我们趁还有机会先移

居台湾。

那时，我们夫妻俩没想过移民，但开始萌生一个想法：未来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不做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

香港移民”，要不就是居于海外的海外华人。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求生活。在香港，我永远不知道红线会

如何移动时，为何不选择一个红线清晰可见或自由自由在的地方生活？我们希望选择有基本民主的地方自

由生活。



为何要有基本民主？我是基督徒，身边有不少基督徒朋友一直很喜欢中国，

在那里营商，但近年中国政府对教会加强打压，教会常被公安监视，而朋友

们亦会因为有奉献给教会，令他们的生活、生意也遇到问题，也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恐惧。

甚么是自由生活？活在香港的人是没有选择的。香港人就算宁愿牺牲收入， 换取较慢的生活节奏，或多点

个人生活空间，也没有可能。在这个弹丸之地，到处人山人海，工作难免排山倒海而来，人人急着向上

流，那种局促的感觉，很难让人感受到的自由。

最后，我们选择移居台湾。台湾有民主，也可以让你自由生活。你想生活节奏慢，可以去宜兰、花莲等；

如果你想拼搏，可以去台北。

抵达台湾之后，政治还是避无可避。抵台第一天，我们坐上防疫计程车，我讲国语带有口音，司机就问我

是否香港人。他说：“香港人，来台湾不要谈那么多政治，大家不喜欢的，因为你不知道台湾人支持哪个政

党......”但司机就自顾谈起政治，也说“绿营很凶”、“塔绿班”，起初我不明白，后来上网查看，才知道其意

思。那个司机可能是蓝营的。

2020年6月5日高雄 市民上街参加罢韩游行集会 摄：Eason Lam/端传媒



2020年6月5日高雄，市民上街参加罢韩游行集会。摄：Eason Lam/端传媒

我是政治绝缘体。来台湾之前，民进党和国民党我都分辨不了。2019社会运动与2020年总统大选后，我

大概知道分了两大派，理解都是民进党是代表民主、国民党是亲中。我以为台湾的选举文化都是简单直

接，像香港一样立场优先，“逢绿必选”。直至生活下来，就会觉得并非蓝营就一定差，亲中的目的若是与

中国建立关系并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归边，不就是好吗？当然也会有人反驳，香港不就是一个活生

生的例子吗？但说到底，政治就是手段，视乎手段有多高明，政治场域中的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如果香港人在台湾大选中有票，我认为不应该将从前香港的社运情怀与激情放在台湾选举文化中。2019

年，港人为了抗共，“逢黄必选”，但香港的政治状态是没有选择，才有这样的策略。然而，台湾并非如

此。台湾政局仍是健康状态，政党依旧有轮替、“左一拳、右一拳”，所以应该冷静判断哪个议员在民生、

社会，甚至国家层面想做甚么。

“亲中”是一个我会考虑的因素，但也视乎亲中到哪一个层次。如果把激进

的情绪放入选票中，只会将事件推向激进化，我不觉得会有好结果。一个候

选人即使不亲中，但做尽坏事、没有政绩，我是否还要票投给他？不要将香

港选举政治简单化带来台湾，因为台湾不是香港。

初到台湾，我主动找台湾的政治历史资料，尝试了解这个地方。2020年，高雄市第三届市长韩国瑜罢免案

通过，我被台湾的选票力量震撼到了，人民竟然可透过选票罢免一个市长，投票似乎是有实际作用。但我

还是看见台湾不少政策的缺失，也遇到港人来台等待定居但苦无结果后失去盼望。我也开始想投票了，然

后呢？到底社会有甚么改变？

我会说，今年九合一选举是我人生有最高投票的意欲的一年，因为是定居后的第一票。以前，我手持香港

选票多年，都没有用过，直至经历社运年代，会反思是否我一直没有好好运用这一票，造成香港这样的惨

况。

2019年前，别人问我为何不投票，我都会简单回答，民主不是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放弃吗？到现在，我会

说，我在台湾还在观察中，还未认识到一个候选人是我会愿意投票支持的地步。不过，我可以选择不投

票，这不才是民主吗？



2021年12月10日，宜兰，康骏铭穿上台湾基进党的背心。摄：陈焯𪸩/端传媒

加入台湾的政党，有意十年后参选 
 康骏铭，32岁，2020年定居台湾 


我曾在台湾读大学，2014年毕业后回港，几乎全程参与同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我因为自

身政治风险，2019年再回到台湾生活。回来后，我感到强大无力感，有段时间，什么新闻我都不想看。

为了暂时远离社运，也为了安顿在台的生活，我转而营商，办过民宿和餐厅。不过，重整心态后，我觉得

即使人在异乡，仍要继续为香港发声，而且不想停留在海外港人“围炉取暖”的状态。2020年底，我办过

“理大围城密室逃脱”和香港主题画展，让更多台湾人知道香港受到的打压，时任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曾到场

看展。

那时，我认识了台湾基进党，并填表格申请加入组织，想更深入参与台湾政治。直到2021年中，我得到该

党主席陈奕齐推荐，才正式加入基进党。

这次回来台湾，我已符合入籍条件。老实说，我也想过先不要拿身分证，那就不用服兵役，但又觉得既然

选择在台湾安身立命，那为何要逃避不服兵役呢？而且，我想在台湾从政，服兵役可以让我有着跟本地人

一样的经历，视野更在地。现在我一边在中部服兵役，一边观察2022台湾地方大选。

台湾的选举和香港有很多不同。我印象最深刻是台湾社会很看重人情，这点也反映在选举上。去年，因部

分选民指台湾基进立委陈柏惟“背离民意” 发起罢免 得到国民党阵营支持 我到台中 些偏向支持国民



分选民指台湾基进立委陈柏惟“背离民意”，发起罢免，得到国民党阵营支持。我到台中一些偏向支持国民

党、较不支持基进党的地区，像龙井、大肚和沙鹿区，支援基进党反对罢免的游说工作。我们明显感受到

当地人的敌意，向民居拜票时，我被大骂“傻头傻脑”。

不过，有次在大肚区街头宣传时，有位居民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把字条塞到

我手里，字条写着︰“我支持你们，但因为大家都反对，我没办法表态”。

2022年11月23日，宜兰，康骏铭走在挂上选举广告的路口。摄：陈焯𪸩/端传媒

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件事超级夸张。以前香港人可以较理性投票，根据政纲来选择价值观相近的候选人。当

然，在近年政治局势剧变下，黄蓝阵营拉扯激烈，有些港人可能“见黄就投”，但即使这样，香港民主派阵

营内还是有多元选择，不像台湾蓝绿同阵营内的选择很单一。

在台湾，尤其是人口流动不多的地区，人们朝夕相对，邻里或亲戚间的人际包袱会影响投票行为，民众看

人、看颜色来投票，很少看政纲；而且，很多选区根本没有挑战者。我在台中见过里长站在票站口看谁没

有来投票；他不会知道你投给谁，但如果发现谁没有投票，就不会给你好脸色。我也知道有些里长，对亲

进党 有差 待遇 比 说 给 选举通知单 投



民进党的里民有差别待遇，比如说不给你选举通知单，阻碍你投票。

我从小在香港、台北居住，厌倦了城市生活，我选择在生活节奏较慢、自然环境更好的宜兰定居。基进党

有意在宜兰扩展势力，邀请我加入宜兰党部，我也正考虑未来在宜兰参政。不过，由于我正服兵役，无法

兼顾职务，暂调迁至国际组。

在宜兰，我发现当地有人口老化和外流问题。这里的人们不是不想改变，可是因为政客票源坚固，没有人

能够突破。我想从政，就是希望改变停滞不前的地方政策。但是，即使我努力融入当地文化，也看公视、

台视的台语节目学习台语，身为外来人，我还是觉得很难有数十年经验的现任者竞争，融入的进度也未必

够快，所以也在评估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党务。

我把自己定位为“港裔台湾人”。这身分为我带来优势，我对香港、中国议

题更具发声的角色，因为香港人正站在中国压迫的前线，更明白中国的威

胁，不像对台湾人当中国是“别人的事”。

2022年11月15日，宜兰，路口挂满选举广告。摄：陈焯𪸩/端传媒



台湾虽然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关注香港，但现在热潮退却，很多人已不知道最新发展。我最近和服役的朋友

谈起香港，他们也感兴趣，但我要先解释港版国安法和现时新选举制度是什么，他们原本都不太知道。

我的兵役还有几个月，11月26号会回宜兰投票。这次是我继去年公投后第二次投票。以前在香港，我觉得

投票是义务，在泛民主派还能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时候会投票，在有议员被禠夺资格后也会投。我知道这对

改变体制只有微小作用，但我仍然觉得要用选票彰显意愿，是一个象征性行为吧。不过，若是现在的香

港，我就不会投啦，没有意思了，连投票给民主派的选项都没有。

跟香港过去十年选举、或上一届台湾地方选举关注国民党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的气氛相比，今次台湾地方

选举比较冷清。在没有焦点议题下，蓝绿两党恶斗比以往更严重，让民众失去关注的耐心。这次选举有些

人吵高虹安事件、论文门，都是攻击对手的操作。一般台湾人也会明白政治和生活关系密切，但负面竞选

只给人厌烦感觉，我也会觉得烦心。

另外，台湾地方选举要选的职位太多、太散了。九合一选举，连村里长这些非常基层的职位也包括在内，

我可以理解为何人们不关心，也理解为何常有“回家投票”的呼吁。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乎地方选举，如果职位被亲中政客占据，他们可能在枱底下与中国有联系，造成隐

忧。像今年8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就曾带团到中国大陆；但是，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当地呼声仍

高企，我有不少正在服役的朋友都不明白为何这么多人要继续投给她。

台湾的选举不利小党生存。香港人应该对选举期间路边栏杆的banner（横幅）有印象吧，各候选人都会获

选举管理委员会分配宣传空间，但台湾的街头文宣不是这样运作，没有统一规定，你会看到建筑物上面挂

着大看板、巨型横额，文宣到处都是。这些宣传方式小党很难做到，街头能见度也比较低，因为成本太高

了。

即使我十年后能够参选，也不确保是否能继续用基进党的党籍。这届选举基进党有24位候选人参选，如果

选上的不多，政党就很难生存下去。

把对香港反对派执政的愿景，投射在民进党身上 




黎国泳和他的猫小B。摄：陈焯𪸩/端传媒

黎国泳，48岁，2022年8月以就业金卡方式在台居留 
 我和小B，一佬一猫已移居台北三个月。 


我曾是杂志社总编辑，近年则转换跑道，从事社区组织工作。2019年，我当选区议员，在元朗区服务近两

年。任期内，我尝试贯彻“街坊（邻里）主导”模式，与居民及商户如水果店、影音店合作，营造社区，也

举办漂书和资源回收等活动，从社区、从生活实践民主。

直至去年10月，我跟不少民主派区议员一样，被港府被裁定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无效，被

褫夺区议员资格。

目前我还在安顿在台生活，寻找适合延续事业的方法。在异地做回老本行不容易，但比起赶着去找一份工

作，或投资营商，我更想趁这段久违的休闲时间，游历台湾不同地方。我是用就业金卡方式来台，虽然未

知将来是否有机会在台湾定居，但我也想感受这里的风土民情。

双十节，我去了国庆大典，与本地人一同热闹庆祝、挥旗、看乐队表演，让我明白台湾人对这片土地的热

爱，和捍卫国土的心情。最近我在看介绍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档案的书籍《政治档案会说话》，也在看讲述

绿岛政治犯的电影《流麻沟十五号》。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不能直接比较，比如说《流麻沟十五号》里面有

政治犯，香港也有政治犯，但香港没有死刑吧，不能简单扣联两件事。港台不同的地方太多，我知道的也

太少，还要继续学习。

我在台的时间很短，不敢说对选举有什么定见，我只有一些观察。自今年初计划来台后，我就透过网上新

闻和 史书 补台湾知识 对陈时中每 主持防疫记者会 其印象深刻 过 然他对台北 和 岁



闻和历史书恶补台湾知识，对陈时中每天主持防疫记者会尤其印象深刻。不过，虽然他对台北发展和18岁

公民投票权等议题有清楚政纲，但讲话没有sound bite（精句），不太动听。不过，我觉得他是四平八

稳、做实事的公务员，因此对这个候选人有好感，希望他能胜出。

来台后，我想感受本地选举气氛，也想帮民进党撑场面，于是一早打开电脑，像抢演唱会门票般，抢陈时

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门票。造势活动后，我拿了应援物品回家，把海报贴在客厅。

黎国泳家里摆设。摄：陈焯𪸩/端传媒

我是支持民进党的，因为他的抗中立场与自己一致。1989年，我见证六四事

件后无法原谅中共；而看过台湾党外历史书籍后，又发现民进党的反对党历

史。支持民进党，有点像把对香港反对派执政的愿景，投射在它身上。

这可能是不太理性的期待。我知道最近港台有些争议，也不排除小英（蔡英文）2020年总统大选时的挺港

口号和承诺，是为了选举而刻意强调。但我觉得，就算之后发现民进党有很多不是，台湾政治有很多问

题，例如港人移台政策、民进党执政后部分社运团体对其不满等，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透过民意问责和选举



解决，不像香港般是一个死局，没有反对政策的余地。在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三党中，民进党与我立

场最接近。

在网上，我也看到媒体说这次选举比较冷。但我不确定陆战的情况是否也一样。我没有遇到过候选人，他

们拜票时间和以前自己在香港竞选区议员一样，一般在早上6、7点，但我出外的时段都不是竞选拜票的

peak hours（高峰时间期）。

最近常听到“回家投票”的呼吁。我惊讶的是，原来不少人对是否要回到户籍地投票还有保留。但我没有联

想香港的情况，因为自己甚至会幸灾乐祸觉得香港投票率要越低越好，它是一个不值得投票的选举。

选择移居台湾，是因为觉得台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需要每天思考与中国的关

系的地方。我想延续政治信仰，在这里落地生根，寻找空间延续抗争。如果

香港仍有抗争空间的话，我不会走，但现在只剩下陪伴难友的空间。我在台

湾，就用抗争来填补对香港的缺席吧。

2022年11月13日，台北，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在凯道举行造势活动。摄：陈焯𪸩/端传媒



除了这些正气凛然的原因，当然最实在的考虑——想忠于自己，不用因为讲一句不要投票、更换Facebook

封面照也要担心，我有这些计算和挂虑。

在这离散生活中，我有感概，也发现有趣的事情。 


今年10月参与同志大游行时，我看到同场的摊位很多元，除了平权团体外，还有动物保护、社区组织在

场，这让我想起香港七一游行，那时是“公民社会大晒冷（展示人马）”；不过这都已经不复在。在书店看

到香港相关书籍时，又发现作者栏有以前的议员同事和朋友。我希望大家在不同地方都安好。

在政党造势大会，我又观察到有趣的地方。正如我说陈时中没有精句，没有政治人物的气势，连抬手营造

气氛都是由苏贞昌带头，苏贞昌高呼：“大家支持陈时中当选台北市市长，好唔好！”、“陈时中，冻

蒜！”，陈时中才跟上。

在街上，我也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横额出错，写成“你加台北，就无是限”。当年在香港，

文宣出错的经常是亲中政党候选人，不知道台湾是否也有类似情况？


